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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秋日的下午，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刘维屏正在
与学生研讨“手性农药”的问题。“手性是自然界中最重
要的属性之一，就像人有左右手一样，手性化合物也有
两种对映体。其之间不仅具有不同的光学性质，甚至
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生物活性。而农药里的两个异构
体往往一个是有效，另一个是无用或有毒副作用的。
手性农药就是将农药中有害的成分去掉，留下有用高
效的部分。”在堆满各种科研器材的实验室里，刘维屏
用他洪亮的嗓音向我们耐心地介绍着手性农药。

一道题选择了方向

“我觉得化学可能跟我真有缘。”刘维屏回忆道，那
是他刚进初中的第一个学期。在一次化学考试中，化
学老师只看了他写的一道题就给了他满分，还将卷子
贴到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表彰。“老师的鼓励，也许影响
了我的一生吧。”这次鼓励让刘维屏永生难忘，1978年
他以高分考入了浙大化学系。

毕业后，刘维屏选择了留校。当时留校做老师的

学生特别多，相对年轻一些的老师基本轮不到上课，只
能先去培训或准备实验。那时候国内环境化学刚刚起
步，学校里刚好没人上课。于是，一心想要马上上课的
刘维屏二话不说，揣着几本参考书就开设了浙大有史
以来第一门环境化学选修课，并进入环境化学这一新
的研究领域。

一台打字机闯出了国门

刘维屏毕业后写过几篇文章，但第一次在国外发
表论文却是在1988年。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国内环境相对闭塞，想打一通电话到国外都
要预约很长时间。在国外刊物发论文更是遥不可及的
事，就连刘维屏的老师们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当时什么都不懂，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他花了自己整整 6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
300多元的英文打字机，涂涂改改终于把文章敲了出
来，寄到了千里之外的荷兰。经过了三个月漫长的等
待，终于收到了录用的消息。品尝了第一次成功的喜
悦后，刘维屏根据之前的经验又一鼓作气往国外的期
刊投了两篇文章，也全都被录用，渐渐在国内外打出了
名气。

一个奖项坚定了道路

有了前期的学术积累，又加上在国际上的声誉，次
年，刘维屏便获得了首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颁奖时，
省长对他感叹道这么多获奖的学者里没一个研究农业
的。省长的一句话，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中国自古
就是农业大国，当时中国农药的使用量已经接近世界
第一，农药的污染问题也初步显现，开始影响国人的健
康。听了省长的企盼以及考虑了当时的国情，他最终
决定将农药作为环境化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次获奖
也让他鼓起了勇气，迈出了漫漫出国深造的脚步。

从自由浪漫的撒丁海岸，到波诡云谲的墨西哥湾，
再到风平浪静的日本海，刘维屏求学的足迹遍布全
球。他没有沉醉在美丽的异国风光，反而更加努力地
将自己投到科研的世界，利用国内没有的科研条件，寻
求学术上的更进一步。第一次出国，刘维屏就在国外
呆了三年，三年里他一次都没回国，也没有周末，而是
在不停地做实验。当他的同学们在阳光灿烂的地中海
度假时，刘维屏却整天泡在图书馆，查阅那些在国内难
得一见的文献。

一个理念培育了无数学子

刘维屏不仅是一位潜心于学术研究的科研工作
者，更是一名循循善诱的科技引路人，学生眼中的好老
师、好长辈。同事和学生们总是称他为“阳光教授”。
3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前前后后带了130位学生，其
中还包括8个博士后。

他嘴角洋溢着幸福地微笑，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所
带过的博士生中，有5位女博士在读书期间生了孩子，
但是没有一位是延期毕业的。他的任务就是让每一个
学生顺利毕业，过上幸福的人生。

对于那些被其他导师调剂出来的学生，刘维屏也是
一视同仁。“有些问题不纯粹是学生的问题，有家庭的因
素、老师的因素、研究不顺的因素，都是几方面凑起来
的。”在他眼里，所有学生都有自己的优点。

他相信“成功的学生一定是表扬出来的，而不是批
评出来的”。当发现一个学生有优点时，刘维屏都会公
开表扬他。些许的赞美之词会让学生发现自己的闪光
点，影响学生的一生。

“刘老师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多早来到实验室，但是
他自己都是第一个到的。他会用实际行动来感染我
们，带动我们，他的这种自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好好
做科研。”刘维屏的一位学生这样告诉我们。

一个信念渗透了人生

“宁静致远，和合鼎新”。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刘维
屏都会在墙上贴上这八个字。他始终相信心怀宁静才
能行稳致远，只有和谐合作才能格物鼎新。

一生都投入于学术研究的刘维屏获奖无数，每一
个奖项都是他努力的见证。但他自己对于这些“名头”
已经很淡然。现在的刘维屏只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事。他告诉我们，当前国内环境保护的管控还处于初
级阶段，主要还是以“天不蓝、水不清、土不净”为标准，
但环境污染的最终问题还是落在人类的健康问题上。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中国有21%的
疾病负担是由环境污染造成的，比美国高了 8%，比北
欧高了10%还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作为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也许
又要成为“东亚病夫”。

已到花甲之年的刘维屏将身体力行，为国家的“青
山绿水”继续奉献他的光和热。 见习记者 柳扬

他，攻克了高铁路基沉降控制等世界难题；他，让
垃圾填埋不再祸害环境；他，也是浙江历史上首个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首席科学家。他，就是中国科
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陈云敏教
授。

40年前，初中毕业后在农村务农的陈云敏，没想
过今天自己可以站在土木工程领域的前沿。2015年，
陈云敏一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深耕土木30年，
陈云敏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一名为浙江和我国岩土
工程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

青葱岁月：《哥德巴赫猜想》唤起科学梦

1962年 2月，陈云敏出生在温岭，在家里排行老
三，父亲解放前从师范学院毕业，是温岭当地学校的
老师。因为家里哥哥姐姐都上了高中，按照当时的规
定，陈云敏不能再上高中。初中毕业后，成绩优秀的

陈云敏也只能去农村劳动。
1977年的“双枪”时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

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消息传来，陈
云敏父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匆匆忙忙从学校赶回
来，找到正在田埂里干活的陈云敏，告诉了他高考恢
复和高中也恢复考试招生的消息。“但是那时候我已
经丢掉书本，干活干了两年了，并且准备高中选拔考
试只有一周的时间。”十五而志于学，在父亲和哥哥姐
姐的鼓励下，陈云敏决定试一试。

重拾课本的陈云敏，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高中，并
被分到了温岭五七工农兵学校。而在那个特殊的年
代，温岭五七工农兵学校虽不是名校，却汇聚了一批
非常好的老师。高中老师的启发性教育和无私付出，
成为了陈云敏进入科学殿堂的垫脚石。“比如我的高
中数学老师原本是山东大学的数学老师，后来到新河
中学任教去了，语文老师后来到椒江的中学任教去
了，物理老师后来到温岭中学任教去了，我们读书的
劲头也很足。因此这所学校培养过不少人才。”陈云
敏记得，当时他们的学校在海边，有一个农场。读书
时，一个星期还要到农场劳动一天。而他之前因为在
家干过两年农活，在班上还是劳动委员。

1979年陈云敏参加了高考。其实报考土木专业，
并不是陈云敏的第一选择。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
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式发表，一时间，《哥德巴赫猜
想》飞扬神州大地。陈云敏记得，当数学老师将《哥德
巴赫猜想》读给他们听后，与当时国内万千读者一样，
陈云敏听得热血沸腾，心情激荡，立下要当数学家的
梦想。“当时我其实一心想考浙大数学系，但是我的高
考成绩正好够浙大的分数线，数学系分数线很高，所
以才报了土木专业。”

上了浙大之后，虽然学的是土木，但是陈云敏
对数学还是情有独钟，甚至中途还想转到数学系。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就如陈云敏自己所
说，浙大厚实的本科基础课教学让他第一次感悟到

数学对生活的精确表述、对逻辑的完美演绎，感悟
到自然和科学美，激起了他出于好奇心而产生的求
知欲。这也为陈云敏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科学事业：从软弱土到垃圾填埋

之后，陈云敏又在浙大完成了硕士、博士专业的
学习，毕业后留在浙大工作，并一直致力于从事软弱
土静动力固结、降解固结和灾害防控理论与技术研
究，承担了国家“973”项目、“863”项目、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及一批重大工程咨询项目，在软土地基固结
理论与处理、砂土地震液化与控制以及城市固体废弃
物降解固结理论、环境灾害防控方面取得了原创性成
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在科研的道路上，陈云敏潜心研究，一直没有停
歇。从1996年到2012年，16年的时间，陈云敏在三个
领域获得了三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博士期间，陈云敏师从浙大岩土学科创始人曾国
熙教授。在曾国熙及吴世明教授导师的指引下，1996
年，陈云敏首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建立了
成层地基中瑞利波特征方程及瑞利波频散曲线和土
层剪切波速的关系，提出了利用瑞利波检测地基剪切
波速的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在高铁上得以应用。

2009年，陈云敏提出了砂性土初始液化强度的剪
切波速表征模型，以及相应的地震液化判别方法和处
理技术，第二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陈云
敏告诉记者，软弱土在地震来了后会液化，而这个成
果就是判断在一定的地震设防裂度下，房子下面的地
基会不会液化，如果会，就要对地基进行处理。而该
判断方法的准确性，与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调查的全
球50年来历次大地震的422个液化场地吻合，也就是
说凡是实际地震发生液化的场地该方法全部判断
正确，而美国自己的判断方法有14个判断错误。

1993年，陈云敏前往荷兰留学，在荷兰进行了为
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并遇见了他人生中另一位
引路人。“曾国熙教授带我走向工程科学和技术。同
时还要感谢后来在荷兰留学期间的导师。他当时建
议我去他的公司工作，他说‘中国以后发展缺的是工
程技术，你到我公司去可以看到工程科学、工程技术
和工程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从那里学到了怎么把科
学的理论和技术与大的工程相结合。”

在荷兰期间，陈云敏不仅学到了荷兰导师的这一
套科研模式，还接触到了垃圾填埋这一新的领域，回
国后就开始着手垃圾方面的研究。2012年，陈云敏结
合 19年工程实践，在垃圾填埋领域又获得了新的突
破，成果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陈云敏探
明了我国填埋场三大环境灾害比欧美国家“干垃圾”
填埋场严重的根源，并提出了我国“湿垃圾”填埋场设
计原理和方法，研发了液气分离立体导排、高效防污
屏障等技术，解决了填埋场环境灾害防控难题。该成
果成功应用于我国 112座大型填埋场的建设和治理，
包括我国最高的杭州天子岭填埋场扩建、填埋量和亚
洲填埋气发电量最大的上海老港填埋场治理，产生了
重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2018年初，浙江省传来了建设超重力离心模拟与
实验装置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

“大科学装置拓展了人类探测世界的能力。”陈云敏解
释说。从2010年开始，陈云敏就开始申报超重力离心
模拟与实验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并
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优先布局建设的 10个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之一。2018年1月，项目获得了
国家发改委的批复。浙江也终于实现了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零的突破。

陈云敏告诉记者，获得批复还只是万里长征第
一步。重大装置的建设，本身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天眼”建设了 20年，光项目验收就花了两三年的时
间。所以重大装置的建设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目
前，有 53个关键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建设
预研中必须解决。现在考虑得越多，将来走的弯路
就越少。”

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甘当“引路人”

陈云敏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充满
人文情怀的教育家。“‘科学梦’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一
个大学教授终身追求的东西，过去只是一个荣誉，新
的起点还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继续作出贡献。”在获
得院士荣誉后一次与学生的见面会上，陈云敏如是
说。

“研究生阶段我跟随导师曾国熙先生、吴世明先
生研究岩土工程，先生倡导的理论、试验和工程实践
相结合的研究思想，科学地诠释了对真理的探求、质
疑、验证及应用，他们言传身教使我学会了做人、做
事、做学问的基本道理和方法。”

曾国熙九十岁寿辰的时候，陈云敏和同事们设立
了曾国熙讲座基金，每年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进行讲
座，到今年已经坚持了11年。“我是先生的第七个博士
弟子，龚晓南院士是我的师兄。先生为岩土工程培养
了一大批人才，这真的非常不容易。”

陈云敏说，曾国熙非常重视第一篇文章。第一篇
文章他都会亲自修改，曾国熙的作风也影响了陈云
敏。不管是学生，还是团队的年轻老师，只要是第一
次做的事情，陈云敏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帮助他们。比
如学生写的第一篇论文，青年教师写的第一个科研基
金申请书，陈云敏无论有多忙、科研任务有多重，他都
会挤出时间，倾注精力，去为他们修改指点。“这对学
生形成严谨的学术作风非常重要。”陈云敏说。

陈云敏特别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团队的建设，始
终以“培养一流的人才”为目标。陈云敏认为，培养

“一流的人”是一流大学老师的基本职责，要充分发挥
浙大学科综合优势，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给予学
生基于兴趣的学习选择自由；创造条件让学生在学科
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实践才能产生思想的碰撞和方
法的创新；创造环境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关系中解
放出来，学会独立思考，学习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远
比仅仅学到某些知识更加意义深远。

他也希望，他的学生要做一流的事。“什么是一
流，一是有非常强的社会需求，二是解决了重大的科
学问题。”陈云敏希望团队成员要有兴趣去做一流的
事，而不只是发几篇文章。

他的学生告诉记者，陈云敏总是将国际学术最前
沿的最新动态和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与学生分
享。“陈老师还在不断地学习新的事物，就前几天，他
还跟我们说起人工智能，鼓励我们跟他一起学。”

陈云敏的人格魅力、学识魅力和仁慈博爱之心也
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学生。在30年的教学生涯中，陈
云敏不但创造了一流的科研成果，也培养出了一流的
创新人才。培养的博士有2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和提名论文，3位博士生成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本报记者 姚俊英

陈云敏 做一流的事 育一流的人

1998 年第五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1999
年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
院院士，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于1989
年获浙江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至
今。2004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5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成
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首
席科学家，2015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8年1月被批准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项目的首席科
学家。现任浙江大学工学部主任，软弱土与
环境土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
超重力研究中心主任和浙江大学岩土工程研
究所所长。

刘维屏 宁静致远 和合鼎新

1989 年第一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获得
者，曾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和环
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负责人，现任浙江大
学环境健康研究所所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浙江省

“钱江学者”和浙江大学“求是学者”特聘教
授。1982年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留校工作，
先后获浙江大学环境化学硕士学位和东京农
业大学应用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0 年以
来，先后在意大利萨萨里大学生物与环境科
学系、美国农业部 Salinity 国家实验室、日本
九州大学、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美国加州大学
等留学和高访。

陈云敏（中）带领学生考察垃圾填埋场

刘维屏（右）指导学生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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